
               同文同种  两样情 

               ——你所不知道的泰北华校 

               

                                     文/陈江松(梓园狮子会荣誉会长) 

 

    凡是到过泰北旅游的朋友，多数对于美斯乐、金三角、边城美塞、长颈

族、骑乘大象，还有所谓的白庙和黑庙，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是旅行者的印象，特别的景点，异国的风俗。而我，以及另外七位泰北

华文教育项目志工，我们所看到的泰北华人生活，特殊且深刻的学校观察，听

到当地华人所转述的过往历史，和一般旅行者所体验到的，非常不一样。 

    将这两者印象加总起来，也许会比较贴近事实，比较能拼凑出当地完整的

生活样貌，以及攸关当年孤军后裔的血泪记忆。 

    整个泰北滨临缅甸和寮国的山区地带，长达 1600公里，占地约台湾的三倍

大，华人后裔约 15-20万人，多数居住在这里。这里的莽莽苍苍，绵延千里的

险恶地形，诉说着国军血战异域的悲壮历史，也养育着华裔后代的泰国生活。 

                
                      泰北的高山与华人聚落 

 

惨淡经营的华校 

    促成我们前往泰北华文学校进行华文教师师资培训的，是中华救助总会，

也就是早年「送炭到泰北」活动的主要执行单位。当年决定不回台湾，选择定

居泰北的华人，基于传承中华文化及不忘祖宗教训的前提，在各个华人聚落陆

续成立华文学校，后来因为泰国排华，原有华文学校就被泰国政府强行征收，

改为泰文学校，华人只好另辟蹊径，在聚落的边缘又悄悄成立华文学校，校舍

多数破旧简陋，教室也都没有窗户，学生课桌椅也多为各种不同型式的旧桌椅

拼凑使用。 



                 

                      泰北华校的简陋教室 

    目前多数华人子弟已归入泰国籍，白天必须到泰文正规学校就学，放学后

的傍晚和周六上午才到华文学校就读。学校校长多由当地较有名望又被村民普

遍信赖的人担任，有的是由村长兼任，有的是由当地仕绅担任，多数是不支薪

的义务职，除了要负责找齐师资，也要备妥学校必要的开销和教师薪资，是一

个很吃力却令人敬佩的崇高职位。 

 
    泰北华校校门围墙彩绘          台湾企业家以其父亲之名捐建礼堂 

    至于老师，因为薪资普遍过低(月薪平均约 3000到 6000泰铢，泰国币值与

台币接近)，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四口之家每月生活开销约 10000到 20000泰

铢)，很难聘到好人才，流动率也高。多数老师白天还要负责其他生产工作(如

从事农作、摆摊、打工等)，才能维持起码的生计。 

    当学校教师数不足时，解决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一个老师教两个班级，

清晨五点到七点教一个班，傍晚四点到六点再教另一班，白天时段老师去当农

夫或做别的事：第二种是合班上课，最严重的是有一个位于回海村的偏远学校

云台小学，只收幼儿园到二年级，三个年级共 30多位学生，统由一位老师授

课，其每月薪资 4500泰铢，学生所收学费只够给老师每月 1500泰铢，其余不

足的 3000泰铢，全由中华救助总会以种子教师名义给予津贴补助。 

    另有一所位于邦麻汉的学校汉光小学，村内多数是少数民族（傣族、傈僳

族、拉祜族），全校学生 90多位，每人每学期学费只收 600泰铢，竟然只有 20



多位学生可如期缴交，所收学费 13000多泰铢，尚不足支付全校三位老师一个

月 15000泰铢的薪资，不足部分全赖台湾天主教明爱会、侨委会与善心人士捐

助。这个学校的屋顶是斜顶灰瓦，在一次下了大冰雹之后，砸出很多破洞，每

遇下雨，就会到处漏水，至今仍无经费可更新或检修屋顶。 

    这些华校的实际艰困状况，远非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足台湾的人所能想象。

也许，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时刻珍惜目前所拥有的、得来不易的幸福，并非一

切享有，都可以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理直气壮，甚至弃之如敝屣。 

偏远聚落  全员参与 

    一个离清迈机场需要经过约 1600个弯道的学校到底有多远？培德中学位于

密丰颂(又称叶丰颂)省的黎明新村，一个全村只有七、八十户，一条长一公里

多，宽约 4米的「仰哲大道」(台湾善心人士出资买水泥，全村村民每家负责 80

袋细石子，平摊出工完成的水泥道路)贯穿全村，只有一家杂货店位于校门前。

从清迈开车到这里，经过弯弯曲曲上下起伏的山路，大概需要 5小时的时间。5

小时，足够从台北开到高雄，中间还可以在服务区略作休息。 

 
     黎明新村唯一的杂货店                   仰哲大道及住家 

    培德中学全校 90多位学生中，约有 40多位来自缅甸的傣族，他们在此寄

居，需付钱请村民协助照料生活起居，原因有二：第一，这里没有贩毒的虞

虑，第二，长大后留在泰国找工作比较容易，薪水也较高。全校八位老师当

中，有五位来自缅甸，其中又有三位是姐弟关系，姐姐因丈夫吸毒而与之离

婚，独自带着两个各为 10岁和 8岁的孩子来此依亲，两个双胞胎弟弟则刚从初

中毕业，脸上还充满着年轻人腼腆的稚气，也跟着到这个学校担任老师。 

    经随机调查，泰北华文学校的老师当中，多数学校都有为数约三分之一到

三分之二的比例是从缅甸过来的华人，其中有大部分到目前为止仍不具泰国

籍，也就是我们所知的非法移民。泰国政府也大略知道这些情况，采取的态度

是睁一眼闭一眼，但只允许他们在固定范围内活动，若需远离住处(据说若离开

村落超过 9公里范围就属远离)，就需要经过村长批准同意，否则会被警察取

缔。 



    学校有一栋老旧教室拆除，原地增建一座礼堂，需要经费约 300万泰铢，

目前只募到 80万，校长已经决定动工，而且是边施工边募款。施工所需鹅卵

石，则动员全体村民，每家需负责到河边挖取 50袋的石头，校长(村长兼任)还

亲自开着自家货车，一车一车地搬运到学校。 

                  

                      杨校长亲在开货车载砂石 

    这个聚落，辟建道路，全村总动员；建校所需石料，全村都参与。一个贫

穷的村落，所有的公共事务，有人热切领导，筹措资金，其他全员参与，奉献

劳力，充满了不分你我的一体感，很令人佩服，这与我印象中的六○年代台湾

农村非常相似。 

刻意保留的传统 

    在台湾，长久以来，多数人不再有机会唱「中华民国颂」或「梅花」这样

的早年所谓的爱国歌曲。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多年来的政党恶斗，甚多政客为

了一党之私与个人之利，采取煽动族群对立与「只须表明立场，不必探究是

非」的愚民政策，电视名嘴又唯恐天下不乱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上媒体趋向

庸俗化，罔顾社会责任，从旁推波助澜。至今，很多人在国家认同上已经产生

了非常严重的混杂现象，当然不会有人唱这些歌。 

    位在边龙村的光华中学，全村 4000多户人家，有一半属于傣族，全校共

700多名学生，主任告诉我们，他们每晚八点二十分放学前，全校学生会在中

庭集合，由老师带领齐唱中华民国颂，并在呼完口号之后才放学。 

     



            学生高唱中华民国颂 

    我们最后一站参访回马村恩泉小学时，一进校门，发现杨校长已经集合数

十名学生列队欢迎，并一一为我们在脖子上带上塑制花环，接着是全体师生排

队齐唱中华民国颂、梅花等歌曲，我们就站在前面和他们一起唱，心里拥着澎

湃，眼眶逐渐湿润。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未免太八股了，太过时了，也太狗腿了…。对于台湾

的某些年轻人来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看法，很自然，也不意外。因为，过去洗

脑式的党国教育，他们还没出生，中华民国宣布离开联合国的举国悲愤，他们

来不及参与。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了 50岁的人来说，不管如今大家如何看待国家的定

位，那个高唱爱国歌曲的时代，是我们的切实经历，是我们的年轻热血，是我

们的爱国展现。那是真实存在过的遥远记忆，是一种壮阔历史的沉淀，是一种

生命掏炼洗涤的曾经。 

    在泰北的华文学校，办公室里除了高挂泰皇照片之外，也几乎都会悬挂蒋

中正总统的照片和孔子的画像，礼义廉耻的校训也都张贴在全校最显明易见的

位置。这些对台湾来说，已经属于古老的陈年旧事，却在泰北华校中被刻意保

留。 

   
      校门口高挂礼义廉耻校训             恩泉小学师生欢送我们 

 

    很多好朋友及狮友们，知道我们定期去泰北帮华文教师上课，也知道他们

的穷困景况，就有人捐钱给我，让我带到现场视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资助，这

当中也包括梓园狮子会，我非常感谢他们。和我一同前往的志工伙伴，也有几

位是带着他们的朋友捐款(包括法官、企业家、朋友等)前往，都在最需要的地

方给予支助，甚至有的志工是采取自掏腰包，默默协助的方式进行。 



              

                  作者代表梓园狮子会捐款 

    捐款多数运用在学校的教学大楼和礼堂兴建，以及资助贫寒学生缴交学费

这两方面，他们缺的还很多，我们做的实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中间代表的是

一份同为华人的人道关怀，我们只做我们能做的部分。 

    泰北华人的生活处遇，类似台湾的四、五十年前乡下景况，他们多数人辛

勤工作，却无关物质享受，只是为了满足实际生活的实际所需，他们率真、简

朴、认份。为了传承华人文化及传统，他们在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殚

精竭虑地办理华校，造福子弟，令人由衷敬佩。 

    生活在台湾的同胞，实在是华人中最幸运，也是最富足，最自由的一群

人，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福分，福分不会永远都在，除非我们愿意

持守优良传承，愿意保存简单纯朴的心志，并仍然相信善良与温柔之必要。 


